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Ｊｕｌ． ２０１８

第 ４ 期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４

沙特研究

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
现状、风险及应对∗

包澄章

摘　 　 要： 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
近年来，沙特内政与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使其面临的潜在风险上升，主要

包括：国内权力结构变动和政治集权化趋势使沙特政局走向存在不确定

性；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不畅制约国内经济转型与改革；本土恐怖主义

和胡塞武装越境袭击加重国内安全压力；宗教保守势力反弹和宗教极端主

义泛滥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需要进一步确保中沙合作的政策延续性和平衡中国与沙特及伊朗的关

系，适应沙特国内经济转型阵痛并最大程度地实现中沙发展战略对接，同

时防范恐怖主义和胡塞武装越境袭击对在沙中国公民和企业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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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４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１４ＣＺＪ０１０）和上海市 Ｉ 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

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英才海外研修计划”和 ２０１５ 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

目“当代中国中东外交战略研究”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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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①和二十国集团（Ｇ２０）成员国中唯一的阿拉伯

国家，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②，也是中国发展与伊

斯兰国家战略关系的重要支点国家。 近年来，沙特内政与外交政策经历重大调整，
评估和研判新形势下沙特国内面临的潜在风险，对中国在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中国和沙特建立了战略性友好关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中沙两国决定

在战略框架内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③ 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沙特加快国家转型的背景下，中沙

经济结构的互补、对外经济战略的契合、政治互信的增强、合作机制的健全，为两国

深化各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合作机制建设

当前，中国和沙特依托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国—海合会战

略对话机制、中国文化部下设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以及中沙高级别联合

委员会框架下的双边合作机制等开展各领域合作。
第一，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一系列合作机制④为中国同包括沙特在内的阿拉

伯国家加强对话与开展集体合作确立了方向。 自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
国与阿拉伯国家迄今已举办了 ７ 届部长级会议⑤、１４ 次高官会和 ３ 次高官级战略政

治对话会⑥，深化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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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官方在“２０３０ 愿景”中将“沙特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核心国家的重要地位”作为该愿景的首

要支柱。 参见“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Ｓａｕｄｉ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 ｐ． ６， ｈｔｔｐ： ／ ／ 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３０．ｇｏｖ．ｓａ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 ／ Ｓａｕ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３０＿ＥＮ＿２０１７．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

郝亚琳：《习近平会见沙特王储继承人穆罕默德》，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０８ ／ ３１ ／ ｃ＿１１１９４８８９２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７ 日。

相关声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加强合作与战略性友好关系的联合声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联合声明》（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会议、中阿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

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互办艺术节、中
阿卫生高官会议、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等。

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在中国北京召开。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国外交部与阿盟秘书处建立了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机制。 参见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

研究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集体合作站上新起点：“中国—阿

拉伯国家合作论坛”成就与展望》，（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中阿合作论坛网站，第 ８ 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ｓｃｆ．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ｄｔ ／
Ｐ０２０１８０６１４５８０３０１５００６３４．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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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发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①，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整体发展进行

了全面规划和系统设计，也为未来中国与沙特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中国文化部下设的文化交流合作机制推动中国和沙特在“一带一路”框架

下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国文化部发布《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

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从合作机制、合作平台、品牌效应、文化产业及对外文

化贸易等领域，全面规划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构建“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的目标②，
对加强中国与沙特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推动两国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

创新发展健全了机制与平台。
第三，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为中国同沙特等海合会成员国之间增强战略

互信、深化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确立了合作机制，为加快中海自由贸易区谈判奠

定了战略基础。③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对海湾国家的政策经历了从以“伊朗

为中心”（１９９０～２００１ 年）向“以沙特和伊朗为中心”（２００１ 年至今）④的转向，作为海

湾地区大国的沙特在中国中东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中国同海合会成员国先后举行了三轮战略对话。
第四，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为加强“一带一路”与沙特“２０３０ 愿景”对接、统筹

和促进双方各领域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两国成立中沙高级别联合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沙高委会”）。 中沙高委会下设六个分委会，即政治外交分委会，
“一带一路”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和能源分委会，贸易和投资分委会，文化、科技和旅游

分委会，安全合作分委会和军事合作分委会，覆盖政治、外交、经贸、能源、文化、安
全、军事等多个领域。 自中沙高委会成立以来，两国已联合召开了多次高委会和分

委会会议。
海合会国家是引领阿拉伯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近年来海合会国家加速工业化

进程和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需求日益提升。 中国提出中阿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

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

领域为突破口的“１＋２＋３”合作格局，推动建立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机制和成立中

沙高委会，体现了中国依循区域合作、次区域合作、双边合作的多层次路径，通过深

化与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的合作关系，带动中阿关系整体发展的政策考量。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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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新华网，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０１ ／ １３ ／ ｃ＿１１１７７６６３８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

参见《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文外发〔２０１６〕４０ 号，中国文化部

网站，ｈｔｔｐ： ／ ／ ｚｗｇｋ．ｍｃ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ａｕｔｏ２５５ ／ ２０１７０１ ／ ｔ２０１７０１１３＿４７７５９１．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参见郝亚琳：《习近平会见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代表团》，新华网，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４⁃０１ ／ １７ ／ ｃ＿１１９０２１５１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吴冰冰：《从中国与海湾八国关系的发展看“中阿合作论坛”》，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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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层次合作结构有利于促进中沙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的互动。 区域合作机制旨在

加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多边合作以及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集体磋商，次区域合作机制

有利于深化中国与海合会国家的战略性合作和推动海湾地区经济一体化，双边合作机

制有利于直接促进中沙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打造全方位立体合作的新格局”①。
（二） 合作特点

自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沙特连续 １６ 年成为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②，连续多年成

为中国在西亚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③。 ２０１２ 年中沙双边贸易额曾达到创纪录的 ７３４
亿美元④。 ２０１３ 年中国首次成为沙特第一大贸易伙伴。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中国开

通人民币对沙特货币里亚尔的直接交易，为两国货币流通打下了坚实基础。 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沙特直接投资额达 １．２ 亿美元，同比增长 ４６％；中资企业在沙特当地注册

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及分支机构超过 １６０ 家。⑤ ２０１７ 年中沙双边贸易额达 ５００ 亿

美元，同比增长 １８．３％，其中，中国从沙特进口额达 ３１８ 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３４．４％；
中国向沙特出口额达 １８２ 亿美元，较上一年下降 ２．３％。⑥ 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沙投资

８，８７９万美元，沙特对华投资 １．５ 亿美元；中国对沙特新签承包工程合同 １２４ 份，新签

合同额 ２９．２８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６３．４４ 亿美元。⑦ 至 ２０１７ 年，１４０ 多家大型中资企

业在沙特承揽合作项目，涵盖能源、矿产、港口、路桥、通信等领域。⑧ 当前，中国和沙

特的合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中沙高层互动频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两国建

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新形势下两国已将对方置于本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

方向；同年 ８ 月底，时任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华，与时任中国国务院

副总理张高丽共同主持中沙高委会首次会议，并出席 ９ 月初召开的 Ｇ２０ 杭州峰会。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并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 同年 ８ 月，张高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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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丽军：《张高丽和沙特王储继承人兼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穆罕默德主持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首

次会议》。
《王毅外长接受沙特＜中东报＞书面采访稿》，中国外交部，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ｔ１４４５８８０．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周輖、宦翔：《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广阔—访沙特驻华大使图尔基·阿尔马迪》，载《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６ 日，第 ２１ 版。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商务历史，ｈｔｔｐ： ／ ／ 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ｂａｎｄｒ ＝ ｓｔａｌｂｙｚｇｄｊｍｈｚ，登

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

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沙特阿拉伯（２０１７ 年版）》，ｈｔｔｐ： ／ ／ 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ｓｈａｔｅａｌａｂｏ．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

《中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６７６８６０ ／ ｓｂｇｘ＿６７６８６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７ 日。

文月：《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４２ 页。
王波：《财经观察：沙特经济多元化举措初见成效》，新华网，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８⁃０３ ／ １５ ／ ｃ＿１１２２５４３９５８．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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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沙特吉达，并与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沙特共同主持了中沙高委会第二次会

议。 中沙高层之间的频繁互动，为两国加强战略合作、增加政治互信、深化发展战略

对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能源贸易引领中沙经贸。 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从沙特进口的主要商品

为原油和石化产品，中国向沙特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机电产品、纺织品、日用品等，两
国经济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格局深入调整，调整趋势表现为能

源结构多元化、能源供需多元化和能源定价多元化。① 受此影响，中国从沙特进口的

原油量在中国原油进口量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俄罗斯取代沙特

连续两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 ２０１７ 年，中国从沙特进口原油 ５，２１８．１２ 万

吨，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１２．４４％②，较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３．４％下降０．９６％③。 国际能源格

局的变动和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得沙特稳固与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

家在能源领域相互依赖关系的需求进一步凸显。 萨勒曼国王上台后延续了自阿卜

杜拉国王时期以来沙特外交“向东看”④的政策路线，积极发展与中国等亚洲新兴大

国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进程的加快，使得中

沙能源合作正从传统的石油领域向可再生能源领域拓展。
第三，中沙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持续推进。 沙特的国际建筑工程承包市场庞大，

国内绝大多数大型建筑工程项目均由外国企业承包。 而中国企业在海外工程承包

领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在成本控制、按时交付、工程质量、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突出

能力受到普遍认可，在高铁等领域拥有自主创新专利技术。 ２０１５ 年，沙特加入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 至 ２０１７ 年，中沙双方已确定第一批产能与投

资合作 ３０ 个重点项目，总金额约 ５５０ 亿美元，其中的 ８ 个项目已开工建设，２２ 个项

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⑤ 近年来，两国正在探索引入第三国参与基建项目的“三方合

作”模式。 例如，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期间，丝路基金与沙特国际电力和

水务公司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发阿联酋及埃及电站的谅解备忘录。
第四，中沙合作领域深入拓展。 自中沙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

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两国合作超越了经贸、能源等传统领域，正在向航天、科技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韩立群：《国际能源格局转型重塑进入关键期》，载《瞭望》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９ 期，第 ６４ 页。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Ｏｔｈａｉｍｉｎ， “Ｗｉｎ⁃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Ｕｓｈｅｒ ｉｎ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ｉｅｓ，” Ｓａｕｄｉ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ｓａｕｄｉｇａｚｅｔｔｅ． ｃｏｍ． ｓ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３４１９０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 Ｗｉｎ⁃ｗｉ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ｈｅｒ⁃ｉｎ⁃ｎｅｗ⁃
ｔｙｐ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ｉｅ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Ｍａｋｉｏ Ｙａｍａｄａ，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Ｌｏｏｋ⁃Ｅａｓ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 １２１．
《中沙产能与投资合作论坛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ｇｚｄｔ ／ ２０１７０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８２４＿８５８７０８．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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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拓展。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期间，两国签订了《沙特参与中国“嫦
娥四号”的合作备忘录》《无人机制造合作协议》《和平利用核能事务的谅解备忘录》
《高温气冷堆项目联合可行性研究合作协议》《铀钍矿资源合作谅解备忘录 》等一系

列文件，标志着中沙合作正从传统的经贸、石油领域向航天、科技、核能等领域拓展。
在人文交流领域，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沙特首次在中国举办“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

展”，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中沙两国首次联合制作的动画片《孔小西与哈基姆》在沙特首映，同
年 ３ 月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正式开馆，都体现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沙人文交流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拓展。

二、 当前沙特国内主要风险评估

近年来，沙特内政外交出现重大转向，引发了国内和地区局势的一系列连锁反

应。 当前，沙特国内风险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四大领域，这些风险或对

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
（一） 政治风险

经过两轮废黜与重立王储的政治运作，萨勒曼国王完成了指定未来接班人的目

标。 继承制度的更改打破了沙特王室内部既有的权力结构，而萨勒曼父子一系列集

权措施进一步增加了沙特国内的政治风险。
第一，权力结构变动引发王室内部争端。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登基后，

一改“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先后两次废黜王储，最终立其子穆罕默德·本·萨勒

曼为王储，完成了王位继承从第二代亲王向第三代亲王的过渡。 为扫除潜在的政治

竞争对手，穆罕默德王储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发动自上而下的反腐运动，更换国民卫队、
王室办公厅、情报总局、内政部、经济和计划部、石油部等关键部门负责人，将军事、
政治和经济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 这一强化集权的过程在打压政治对手和异己势

力的同时，也改变了长期以来沙特王室内部各派系通过执掌不同部门形成的权力平

衡结构。 自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沙特王室已经挫败了数起政变企图①，穆罕默德王

储在日渐全方位掌控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因大规模整肃运动导致王室成

员不满的现实，沙特王室内部权力结构剧烈变动引发的潜在风险或将成为未来萨勒

曼父子统治的重要挑战。
第二，王储的个人因素为沙特国内决策注入不确定性。 穆罕默德王储的年轻形

象及其领导的大规模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迎合了占沙特人口 ７０％的 ３０ 岁以下青年

·９７·

① Ｄｉｐａｎｊａｎ Ｒｏｙ 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ｙ， “Ｈｏｗ Ｓａｕｄｉ Ｐｒｉｎｃｅｓ Ａｒｒｅｓｔ Ａｖｅｒｔｓ Ｃｏｕｐ ｉｎ Ｏｉｌ⁃ｒｉｃｈ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ｉｍｅｓ．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 ｈｏｗ⁃ｓａｕｄｉ⁃
ｐｒｉｎｃｅｓ⁃ａｒｒｅｓｔ⁃ａｖｅｒｔｓ⁃ｃｏｕｐ⁃ｉｎ⁃ｏｉｌ⁃ｒｉｃｈ⁃ｋｉｎｇｄ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６１６２０７３４．ｃｍｓ，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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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期望。 但穆罕默德的强悍个性和草率行事风格，亦增加了

沙特国内决策的风险。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在外汇储备萎缩、军队作战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时任沙特国防大臣的穆罕默德作出出兵也门的决定。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和 １１ 月，沙特与

卡塔尔断交、鼓动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等外交决策，导致沙特与伊朗在地区代理

人竞争的战线不断拉长。 沙特政府计划斥资 ５，０００ 亿美元打造“尼尤姆”高科技新

城，面临执行和融资方面的难题，配套法律和投资环境的不完善也可能使国际投资

者“望而却步”。 与此同时，沙特国内劳动力结构失衡、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外汇

储备不足等社会经济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穆罕默德王储关于“‘尼尤姆’新城的

职责并不是为沙特人创造就业”①的言论更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
第三，沙特和伊朗的地区代理人竞争加剧。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巴林危机、叙

利亚内战、也门乱局、沙特和伊朗断交、卡塔尔断交危机、黎巴嫩哈里里辞职风波等

地区热点问题，都反映了沙特和伊朗围绕地区领导权的斗争持续升级的现实。 在沙

特看来，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阵营不断在巴林、也门、黎巴嫩、伊拉克等沙特邻国及沙

特东部省什叶派聚居区“煽风点火”，使得近年来沙特周边和国内什叶派聚居区的安

全环境不断恶化。 特朗普上台后，重新巩固同盟友沙特的关系，奉行遏制伊朗的敌

对政策。 在此背景下，沙特为扭转颓势，以进攻性外交与伊朗开展多线代理人斗争

的趋势凸显，进一步加剧了沙伊关系恶化的态势。
（二） 经济风险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沙特政府推出“２０３０ 愿景”，着力推行经济改革、打造多元经济、提
升社会活力、促进对外开放和吸引国际投资。 两年多来，沙特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标志性成果，包括首次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股市，放宽外国公司对工程服务、批发

和零售行业的所有权限制，对香烟、饮料开征特殊商品税等。② 目前，沙特计划将全

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商———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简称 “沙特阿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ｍｃｏ）上市，并出售 ５％的股份。 然而，经济结构性矛盾、转型动力不足、制度障碍

和地缘局势紧张使得沙特经济前景并不乐观。
第一，沙特短期内难以扭转经济颓势。 首先，沙特经济持续低迷。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以来，国际油价呈现下行走势，导致沙特石油收入锐减，经济增长持续放缓，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沙特介入也门战事更是使其深陷巨额财政赤字。 在石油减产政策和经济改革

措施的作用下，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沙特财政赤字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７９０ 亿美元缩减至 １９３．８ 亿

·０８·

①

②

Ｇｌｅｎ Ｃａｒｅｙ， Ｖｉｖｉａｎ Ｎｅｒｅｉ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Ｃａｎｎｏｎ， “Ｓｕｎ， Ｓｅａ ａｎｄ Ｒｏｂｏｔｓ：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Ｓｃｉ⁃Ｆｉ 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ｓｅｒｔ，”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ｃｏｍ ／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 ２０１７⁃ｎｅｏｍ⁃ｓａｕｄｉ⁃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王自励：《内外隐忧倒逼沙特“戒石油瘾”转型 中国企业机遇何在》，财新网，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ｉｘｉ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７⁃０８⁃１７ ／ １０１１３１７８５．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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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但同期流入的外国资本不升反降。 沙特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７ 年第一季度沙

特 ＧＤＰ 同比下降 ０．５％，自 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全年 ＧＤＰ 增速呈

负增长（见表 １）。 其次，经济弊病制约沙特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沙特推行大规模、激
进式的经济改革，但经济结构单一、巨额财政补贴、青年群体高失业率等长期困扰沙

特政府的经济沉疴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制约了沙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萨勒曼国

王上台后，沙特政府多次缩减或取消政府补贴、提高税费、叫停“阿卜杜拉国王经济

城”等一批大型基础建设项目，这使得沙特民众的实际收入大幅缩水。 与此同时，沙
特国内 １５ 至 ２４ 岁青年失业率长期处于 ３０％的高位（见表 １），而沙特政府增加就业

的政策效果不彰。 一方面，沙特公共部门处于职位饱和状态。 美林银行报告称，如
果沙特政府不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至 ２０３０ 年沙特青年失业率可能攀升至 ４２％；①

另一方面，沙特私营部门工作环境欠佳、工资普遍较低、雇主随意裁员，使得沙特青

年不愿去私营部门就业，２０１６ 年沙特私营部门就业率较上一年下降了 ３７％②。 再

次，经济改革成效短期内难以显现。 尽管“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提出了经济多元化的政

策设想，但沙特单一的经济结构、能源行业收入缩水使得经济颓势短期内难以在根

本上得到扭转，经济改革政策效果不彰。 最后，国际社会对沙特经济预期和信用评

级持续走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将 ２０１７ 年沙特 ＧＤＰ 增长率预

期从 ０．４％下调至 ０．１％，将沙特非石油行业的增长预期从 ２．１％下调至 １．７％，２０１６ 年

相关行业的实际增长率只有 ０．２％。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全球知名评级机构惠誉将沙特主

权信用评级从 ＡＡ 降至 ＡＡ－，成为惠誉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首次下调沙特评级；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惠誉再次下调沙特评级至 Ａ＋。

表 １　 沙特主要经济指标

主要经济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人口（万） ３，１０２ ３，１７４ ３，２３８

ＧＤＰ（亿美元） ６，５１８ ６，４６４ ７，０７４

人均 ＧＤＰ（美元） ２１，０９５ ２０，３１８ ２１，１２０

ＧＤＰ 年增长率（％） ４．１１ １．６７ －０．７４

·１８·

①

②

③

“Ｓａｕｄｉ Ｙｏｕｔｈ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ｔｏ Ｅｘｃｅｅｄ ４２％ ｂｙ ２０３０，”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ｉ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 ／ ｓａｕｄｉ⁃ｙｏｕｔｈ⁃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ｅｘｃｅｅｄ⁃４２⁃ｂｙ⁃２０３０⁃６５３７７０．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４ 日。

Ａｌｉ ａｌ⁃Ｓｈｒｅａｍｉ， “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Ｓａｕｄｉ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ｓａｕｄｉｇａｚｅｔｔｅ． ｃｏｍ． ｓａ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５２６３２８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Ｌｏｃａｌ⁃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 Ｗｏｒ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８ 日。

宋博奇：《沙特 ＧＤＰ 八年来首现负增长》，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 日，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 ／
ｚｘｇｊｚｈ ／ ２０１７０７ ／ ０２ ／ ｔ２０１７０７０２＿２３９７５１００．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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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年通胀率（％） ２．２ ３．５ ３

失业率（％） ５．６ ５．７ ５．５

１５～２４ 岁青年失业率（％） ２９．１ ３０．８ ３２．６

出口额（亿美元） ２，０３５ １，８３５ ２，１３３

出口增长率（％） －４０．６ －９．８ １６．２

进口额（亿美元） １，７４６ １，４０１ １，３６８

进口增长率（％） ０．５ －１９．８ －２．４

资料来源：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Ｍ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ＳＡＵ＃ ｃｏｕｎｔｒｙ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ｓａ ／ ｅｎ ／ ８５４⁃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ａ．ｃｏｍ ／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４２２ ／ ｔｏｐｉｃ ／ １０３３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第二，沙特经济转型和营商环境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全球竞

争力报告》指出，沙特从事商业活动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限制性劳动法规、融资渠

道有限、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足和职业道德欠佳、政策不稳定、税率问题、政府官僚

机构效率低下、税务法规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外汇法规不健全、腐败等。① 首先，
官僚特权阶层固化导致沙特政府效率低下。 尽管近年来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已着手

对政府部门进行改革，但由于国内缺乏现代化管理人才，经济改革计划的执行面临

困难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沙特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传统经济模式短期内无法

改变，官僚特权阶层固化的局面难以得到根本性扭转。 其次，沙特经济缺乏透明度。
国内腐败问题严重②、制度保障匮乏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传统等因素导致沙特政

府决策透明度位列全球第 ４８ 位，政府透明度在海合会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二。③ 根

据“透明国际”公布的“２０１７ 年清廉指数”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沙特

·２８·

①

②

③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ｐ． ２５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３．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ＧＣＲ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 ０５Ｆｕｌ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７％ Ｅ２％ ８０％ ９３２０１８．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发布国王令，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随即发起大规模反腐行动，以涉嫌

腐败和洗钱等犯罪行为为由，逮捕了包括沙特首富瓦利德·本·塔拉勒在内的 １１ 名王子、４ 名现任大臣和 ３８
名前政府官员，抓捕人数共计 ２００ 余人。 沙特总检察长在反腐行动声明中称，过去几十年间，因系统性腐败被

滥用的国有资金高达 １，０００ 亿美元。 参见韩晓明：《沙特反复七天抓了两百余人》，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第 ８ 版。 沙特官员称，沙特每年 ８％ ～１０％的预算因腐败而被贪污，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ａｔｌ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ｕｌｆ Ｅｙｅｓ： Ｔｒｉ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Ｒｉｙａｄｈ， Ｍｕｓｃａｔ， ａｎｄ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ｕｌｆ⁃ｅｙｅｓ⁃ｔｒｉｐ⁃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ｒｉｙａｄｈ⁃ｍｕｓｃａｔ⁃ａｎｄ⁃ａｂｕ⁃ｄｈ，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 日。

海合会成员国的政府透明度国际排名依次为：阿联酋（１０）、卡塔尔（１５）、巴林（２６）、阿曼（３７）、沙特

（４８）、科威特（１０４）。 参见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ｐｐ． ２５２－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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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清廉指数在全球 １８０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５７ 位。① 最后，法律制度不完善。 沙特国

内实行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法源的伊斯兰教法，不设宪法。 在伊斯兰教法原则的

具体适用上，沙特法院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驻沙外国企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商

业纠纷，面临诉讼程序繁、周期长、执行难等困难，诉讼程序的拖延会使胜诉的一方

“虽胜尤败”。②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外国投资者在沙特境内开展投资时难以获得

有效的法律保护，极大地降低了营商便利度。 根据《２０１８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８），沙特的营商环境便利度在全球 １９０ 个国家中仅位列第 ９２ 位，
在海合会六国中位居倒数第二。③ 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鼓励企业家赴沙投资和

增强沙特国际竞争力，沙特于 ２０１６ 年颁布了新《公司法》，赋予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在

职责界定和公司发展战略决策等方面更大的权力，④但沙特企业董事会效率在全球

仅位列第 ６２ 位⑤。
第三，沙特军费开支持续高涨加重经济压力。 近年来伊朗的地区扩张增加了沙

特对周边安全的担忧，导致沙特军费猛增。 首先，伊朗的崛起加剧沙伊地区竞争。
制裁解禁后的伊朗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引投资、开展经济合作、增加石油产量，引
发了海湾产油国尤其是沙特的担忧。 沙特和伊朗围绕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不断升级，
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其次，沙特深陷地区冲突难以脱身。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沙特领导多

国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军事打击以来，沙特军费开支持续上升。 ２０１８ 年沙特国防预

算高达 ２，１００ 亿沙特里亚尔（约合 ５６０ 亿美元），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了 １０．０３％（见表 ２）；
２０１７ 年沙特的实际军费开支高达 ２，２４０ 亿里亚尔（约合 ５９７ 亿美元），比预算超支

１７．４％。⑥ 沙特因在地区热点问题上“四面出击”而支出的巨额军费开支，不仅增加

了沙特经济的压力，而且为伊朗在地区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空间。 最后，特朗普政

府中东政策的调整进步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 特朗普上台后，将遏制伊朗、巩固与

盟友关系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总基调，加剧了沙伊之间的矛盾。 受上述因素的影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ｃｚ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７．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

合作司：《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沙特阿拉伯（２０１７ 年版）》，商务部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第 ５６－５７ 页，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ｂｄｑｚｎ ／ ｕｐｌｏａｄ ／ ｓｈａｔｅａｌａｂｏ．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３ 日。

海合会成员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依次为：阿联酋（２１）、巴林（６６）、阿曼（６９）、卡塔尔（８３）、沙特（９２）
和科威特（９６）。 参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Ｊｏｂ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７， ｐ． 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 ／ ｍｅｄｉａ ／ ＷＢＧ ／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Ｂ２０１８⁃Ｆｕｌｌ⁃
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沙特政府颁布新＜公司法＞》，中国驻吉达总领馆经商室网站，ｈｔｔｐ： ／ ／ ｊｅｄｄａ．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１６０５ ／ 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３１６８１７．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８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Ｊｏｂｓ， ｐ． ４．
Ｃｒａｉｇ Ｃａｆｆｒｅｙ，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Ｊａｎｅｓ ３６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ａｎｅ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６６０７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ｄｅｆｅｎｃｅ⁃ｂｕｄｇｅ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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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地区冲突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使得近年来沙特军费预算持续高企，进一步加重

了沙特经济的压力。

表 ２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年沙特国防预算（单位： 亿美元）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国防预算 ２７１．４７ ２９１．１９ ３５１．６９ ４２５．５８ ４８４．５７ ４９１．１６ ４７７．６０ ５０８．９５ ５６０．００

年增长率 ９．６４％ ７．２６％ ２０．７８％ ２１．０１％ １３．８６％ １．３６％ －２．７６％ ６．５６％ １０．０３％

资料来源： Ｃｒａｉｇ Ｃａｆｆｒｅｙ， “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Ｂｕｄｇｅｔ，” Ｊａｎｅｓ ３６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ａｎｅ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７６６０７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ｄｅｆｅｎｃｅ⁃ｂｕｄｇｅｔ，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

（三） 安全风险

在安全方面，近年来沙特本土恐怖主义、境外恐怖分子“回流”、胡塞武装越境袭

击对该国国内安全构成的威胁呈现上升趋势。
第一，本土恐怖主义威胁。 据《２０１７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数据显示，在全球受

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国家的评级中，２０１７ 年沙特恐怖主义指数为 ５．８０８，受恐袭影响

程度为中等偏上。① 在地区层面，沙特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指数居伊拉克（１０）、叙利亚

（８．６２１）、也门（７．８７７）、土耳其（７．５１９）、利比亚（７．２５６）、埃及（７．１７）、苏丹（６．４５３）之
后，在中东国家中列第 ８ 位，在海合会国家中位列第一；在全球层面，沙特在受调查的

１３６ 个国家中位列第 ２６ 位，较 ２０１６ 年上升了 ６ 位。 受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教派政

治等因素的影响，沙特国内遭受暴力恐袭的频率和受袭遇难人数呈现上升趋势，尤
其是 ２０１５ 年以来，沙特国内因恐袭导致的死亡人数急剧上升（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９ ～           年沙特国内恐怖袭击事件死亡人数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死亡人数 ５ ／ ３ ３ １ １８ １０７ １０６

资料来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 ｐ． ３９。 因对恐怖袭击的
定义不同，经济与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未统计胡塞武装越境袭击导致的死亡人数。

第二，境外恐怖分子“回流”风险。 近年来，西亚地区恐怖组织的“去中心化”趋
势凸显，恐怖组织借助分支力量壮大和扩张，突出表现为过去数年间“伊斯兰国”组
织在利比亚、埃及西奈半岛、沙特、也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

·４８·

①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ｐ．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ｒｇ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Ｇｌｏｂａｌ⁃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７． ｐｄ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ｐ． １０， ｈｔｔｐ： ／ ／ 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ｒｇ ／ ａｐ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６．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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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高加索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３７ 个以“省”（ｗｉｌａｙａｔ）①为单位的分支机构。 恐怖分

子在不同恐怖组织和地区间的流动呈加剧态势，尤其在“伊斯兰国”实体遭剿灭后，
盘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该组织恐怖分子正加速“回流”至母国或加入当地其他恐

怖组织。 据统计，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间，全球 ５０ 个国家的 ２．８ 万余名武装分子加

入了“伊斯兰国”组织，突尼斯、沙特、俄罗斯、土耳其和约旦五国加入该组织的人员

数量占其外籍武装人员总数的 ６０％以上。② 其中，有 ３，２４４ 名沙特籍武装人员加入

了“伊斯兰国”组织，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已有 ７６０ 人返回了沙特。③ ２０１７ 年底“伊斯

兰国”组织实体被剿灭后，该组织残余力量大规模集体“回流”的风险加剧，或将对沙

特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第三，胡塞武装越境袭击。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沙特领导多国联军军事介入也门危机

以来，也门胡塞武装通过频繁向沙特境内发射导弹和炮弹予以回击。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胡塞武装首次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方向发射弹道导弹，被沙特防空部队

拦截并摧毁；同月 ７ 日，胡塞武装扬言将向沙特和阿联酋的机场、港口及其他“重要

区域”发起更多导弹袭击。 沙特担忧，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实体力量被击溃后，经
过叙利亚战场“洗礼”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可能回到国内，部分已经南下进入也门境

内同胡塞武装联合作战。 早在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沙特军队发言人便敦促黎巴嫩阻止真主

党向也门和叙利亚派遣“雇佣军”，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对此多次予以否

认。④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频繁对沙特进行越境炮击的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重要基

础设施、安全部队和平民构成的安全威胁或将继续上升。
（四） 宗教风险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宗教因素在与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不稳定因素互动的

过程中，可能转化为宗教风险。 当前，沙特面临的宗教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教派冲突。 西亚伊斯兰国家间的教派冲突本质上是教派认同被高度政治

化后成为地区大国进行决策和动员的工具，服务于它们争夺地区领导权所引发的政

治冲突。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沙特和伊朗利用教派政治在巴林、叙利亚、伊拉克、

·５８·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ｂ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Ｊｉｈａｄｉ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ＳＩＳ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 １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７， ｐ． ６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ｅ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 １３，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ｓｏｕｆａｎ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ｔ⁃ｏｆ⁃Ｒｅｔｕｒｎｅｅｓ⁃ＴＳＣ⁃Ｒｅｐｏｒ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７⁃ｖ３．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９ 日。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Ｍｕｓｔ Ａｃｔ ｏｎ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Ｓａｙｓ Ｓａｕｄｉ，” Ａｌ Ａｒａｂｉｙ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 ｎｅｔ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２４ ／ Ｙｅｍｅｎｉ⁃ｇｏｖｔ⁃ｓａｙｓ⁃ｈａ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ｉ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
ｂ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Ｈｏｕｔｈｉｓ．ｈｔｍｌ； Ｅｌｌｅ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ｎｄ Ｌａｉｌａ Ｂａｓｓａｍ，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Ｄｅｎｉｅｓ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ｔｏ
Ｙｅｍｅ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ｍｉｄｅａｓｔ⁃ｃｒｉｓｉｓ⁃ｓｙｒｉａ⁃ｎａｓｒａｌｌａｈ ／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ｄｅｎｉｅｓ⁃ｓｅｎｄｉｎｇ⁃ｗｅａｐｏｎｓ⁃ｔｏ⁃ｙｅｍｅｎ⁃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ＤＫ２２Ｄ，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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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黎巴嫩等国家开展代理人竞争。 沙特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数量约占人口的

１０％ ～１５％，东部省是沙特什叶派穆斯林主要的聚居区，该省盖提夫市历来是沙特国

内教派冲突和什叶派族群抗争最严重的地区。 ２０１１ 年“阿拉伯之春”、２０１６ 年什叶

派教士尼米尔被处决、２０１７ 年什叶派教士穆罕默德·哈卜比被沙特当局逮捕等事

件，都在盖提夫引发了大量什叶派民众以反对教派歧视为由进行的大规模抗议。 与

此同时，沙特当局对什叶派的高压政策也造成什叶派武装不时发动针对安全部队的

暴力袭击，包括采用自杀式炸弹或简易爆炸装置等手段的恐怖袭击。
第二，宗教保守势力反弹。 沙特近年来推出的“２０３０ 愿景”、整顿宗教警察①、兴

建“尼尤姆”新城、赋予妇女驾车权利、推动伊斯兰教温和化、成立娱乐总署等现代化

改革举措，遭到了国内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的抵制。② 沙特的宗教警察一度拥有逮

捕权、审讯权、起诉权等诸多权力。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沙特政府颁布政令，撤销宗教警察

的执法权，限制其以宗教名义干涉社会事务的权利。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沙特大穆夫提阿

卜杜·阿齐兹·阿勒谢赫（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Ａｌ ａｌ⁃Ｓｈｅｉｋｈ）公开批评政府成立娱乐总署的举

措，声称电影院可能播放“无耻的、不道德的、无神论或腐朽的电影”，音乐会“没有什

么好处”，只是为“男女接触”创造机会。③ 阿瓦德·卡尔尼（Ａｗａｄ ａｌ⁃Ｑａｒｎｉ）、萨勒

曼·奥达（Ｓａｌｍａｎ Ｏｕｄａｈ）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宗教学者，都试图通过社交媒体

动员民众反对萨勒曼父子的改革计划。 沙特政府采取了限制法特瓦（宗教法令）的
颁布、大规模逮捕批评改革的宗教人士和学者、关闭异见人士社交媒体帐号等措施，
来抵制社会中宗教保守势力反对改革的声音。 随着大规模改革和整肃运动的推进，
作为沙特政治结构三大支柱的王室、宗教精英和石油部门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

根本性变化，萨勒曼父子的进一步集权为王室和保守宗教势力之间爆发冲突埋下了

隐患。④ 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弹正在挑战穆罕默德王储领导的大规模改革计划。 有评

论指出，“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正日益感到自己远离‘新沙特’，他们变得恼火，终将

转向彻底的叛乱。”⑤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宗教警察是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境内以抵制西方文化为目标的群体。 沙特的宗教警察隶属于该国“劝
善惩恶协会”，其主要职责是在沙特社会督促民众按照保守教义进行着装、在公共场合严格分离两性、督促穆斯

林做礼拜等。
Ｊａｍｅｓ Ｄｏｒｓｅｙ， “Ｓａｕｄｉ Ｕｌｔｒａ⁃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 Ｔａｋｅ Ａｎｔｉ⁃Ｒｅｆｏｒｍ Ｓｔａｎｄ ｏ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ｐｏｒ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ｇｅ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３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ｇｅｓｔ． 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３０ ／ ｓａｕｄｉ⁃ｕｌｔｒａ⁃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ｋｅ⁃ａｎｔｉ⁃ｒｅｆｏｒｍ⁃
ｓｔ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ｓ⁃ｓｐｏｒｔｓ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Ｓａｙｓ Ｃｉｎｅｍａｓ， Ｓｏｎｇ Ｃｏｎｃｅｒｔｓ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ｋ⁃ｓａｕｄｉ⁃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ａｙｓ⁃ｃｉｎｅｍａｓ⁃ｓｏｎｇ⁃ｃｏｎｃｅｒｔｓ⁃
ｈａｒｍｆｕｌ⁃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５１１Ｌ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

Ｄａｖｉｄ Ｏｔｔａｗａｙ， “Ｗｉｌｌ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ｏｋｅ ａ Ｗａｈｈａｂｉ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 Ｎｏ．
１２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８，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 ３．

Ｉｂｉｄ．，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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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泛滥是当前沙特面临的最突出的宗教风险

之一，其不仅威胁该国国内社会安全，而且对沙特与他国关系造成压力。 沙特历来

保守的宗教环境为原教旨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宗教极端势力利用沙特国内的权力斗争、发展失调、治理赤字和宗教保守势力宣传

的反西方思潮，逐渐发展出一套强调暴力抗争的政治话语，试图通过对穆斯林进行

所谓的“正统性”改造来“净化伊斯兰教”。 近年来，沙特国内受宗教极端思潮蛊惑加

入极端组织或从事暴恐活动的人员呈现低龄化趋势，这使得沙特政府不断加强在教

育系统和宗教机构推进去极端化工作的力度。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誓

言摧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提出回归“温和伊斯兰”的主张；同月，沙特成立“萨勒曼

国王圣训学会”①，力图通过正本清源来消除各类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抵触和为犯罪、
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正当理由的极端主义内容；１１ 月，穆罕默德王储在“伊斯兰

反恐军事联盟”（ ＩＭＣＴＣ）首次防长会议上强调该联盟将加强军事、政治、金融和安全

合作，共同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应对“后伊斯兰国”时代宗教极端主义煽动的

暴力运动对沙特社会构成的安全威胁。

三、 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挑战及应对

沙特近年来内政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使该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面临

的风险上升，上述风险对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现实挑战。
在政治领域，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确保中

沙合作的政策延续性以及平衡中国与沙特和伊朗的关系。 首先，沙特未来的政局走

向取决于“穆罕默德王储能否比他的政治对手更快地建立起新的政治基础”，包括王

室内部老一代亲王、利益集团在内的政治对手，仍有可能“重新集结和动用各种力量

反对萨勒曼父子”。② 其次，西亚是“一带”与“一路”的交汇地带，同为地区大国的沙

特和伊朗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进口国和贸易伙伴。 海合会国家担忧，伊朗一旦从“一
带一路”中获得重大收益，沙特主导地区秩序的角色将受到削弱，在沙特看来，“一个

·７８·

①

②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ｏ Ｖｅｔ 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ｈｅｔｓ Ｓａｙｉｎｇｓ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ｓａｕｄｉ⁃ｉｓｌａｍ ／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ｔｏ⁃ｖｅｔ⁃ｕｓｅ⁃ｏｆ⁃ｐｒｏｐｈｅｔｓ⁃ｓａｙｉｎｇｓ⁃ｔｏ⁃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ＣＮ１ＳＺ，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Ｓｈａｉ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ｍａｒａ Ｃｏｆｍａｎ Ｗｉｔｔｅｓ， “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Ｋｕｗａｉｔ： Ａ Ｔｒｉ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ｐ． 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ｅｄｕ ／ ｃｒｏｗ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 Ｇｕｌｆ％ ２０Ｔｒｉｐ％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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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繁荣的伊朗会威胁其周边的阿拉伯国家”①。 因此，完善与作为中沙高委会沙方牵

头人的穆罕默德王储之间的政策沟通渠道，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卷入沙特和伊朗之

间的地缘博弈和代理人竞争，是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 在应对方

面，首先，中国要推进落实中沙高委会会议和分委会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确保政策

延续性；其次，中国可考虑拓展对沙特王储私人办公室主任兼 ＭＩＳＫ 基金会②董事长

巴德尔·阿赛卡尔（Ｂａｄｅｒ ａｌ⁃Ａｓａｋｅｒ）等穆罕默德王储身边人士的公共外交；最后，中
国应加强对海湾地区危机、尤其是沙特与伊朗关系走向的研判。

在经济领域，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在应对

沙国内经济转型阵痛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中沙发展战略对接。 沙特经济转型的

主要方向可以概括为：资源配置从依靠政府干预向依靠市场调节的方向转变；政府

财政收入从依靠石油收入向扩大非石油收入的方向转变；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石油

经济向新能源和矿业等多样化领域拓展；企业所有制结构从国有化向加快私有化的

方向转变；投资来源从基本依靠本国资本向重视吸引外资的方向转变；劳动就业从

依靠外籍侨工向“沙特化”③的方向转变。④ 在应对方面，首先，中国要将能源合作领

域拓展至原油存储、炼油、零售、油气设备制造、油服和研发⑤等各个环节，夯实中沙

能源合作的根基；其次，可考虑在中沙高委会下设立“中沙战略与经济对话论坛”，邀
请双方政界、学界、商界人士共同探讨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

问题和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具体领域；最后，在沙特沿海城市试点中沙职业教育项

目，通过短期制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培养契合沙特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的技术工

种，帮助提升沙特国内就业率⑥。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Ｃａｆｉｅｒｏ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ａｇｎｅｒ，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Ｍａｙ ２４，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ｗｈａｔ⁃ｔｈｅ⁃ｇｕｌｆ⁃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ｉｎｋ⁃ｏｆ⁃ｏｎｅ⁃ｂｅｌｔ⁃ｏｎｅ⁃ｒｏａｄ ／ ，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ＭＩＳＫ 基金会成立 ２０１１ 年，是一个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资助成立的旨在培养沙特青年

领袖、鼓励青年创新和帮助青年就业的非盈利组织。
“沙特化”计划是由沙特劳工部实施的旨在增加私营部门沙特籍员工比例、提升沙特公民就业率的政

策，该比例近年来逐年递增，导致大量外籍劳工离开了沙特。 ２０１７ 年中国向沙特派出人数明显下降。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向沙特派出人数分别为：１９，３３７ 人（２０１４ 年）、２５，４１７ 人（２０１５ 年）、２９，４２３ 人（２０１６ 年）和 １８，０６５ 人

（２０１７ 年）。 数据来源：文月：《２０１７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４２
页；文月：《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４２ 页；文月：《２０１５ 年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４４ 页；文月：《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

发展述评》，载《国际工程与劳务》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４５ 页。
参见陈沫：《“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国与沙特经济合作的契机》，载《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第 ９８－１００ 页。
仝晓波、卢奇秀：《能源局副局长李凡荣：中阿能源合作的 ３ 点建议》，载《中国能源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据统计，沙特每年约有６０万青年进入就业市场。参见 Ｐ．Ｋ． Ａｂｄｕｌ Ｇｈａｆｏｕｒ， “６００，０００ Ｓａｕｄｉｓ Ｆｌｏｏｄ Ｊｏｂ

Ｍａｒｋｅｔ Ｙｅａｒｌｙ，” 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ｒａｂ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５４６４９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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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领域，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防范恐

怖主义袭击和胡塞武装的越境袭击对在沙中国公民和企业造成的威胁。 在恐袭方

式上，简易爆炸装置、枪击和越境炮弹和导弹袭击是近年来沙特国内恐袭的主要类

型。 在地区分布上，沙特东部省盖提夫是简易爆炸装置、枪击的高发地区；沙特西南

边境三省（吉赞省、纳季兰省和阿西尔省）和首都利雅得境内目标是胡塞武装越境袭

击的主要对象，这些地区均有中国企业驻扎。 自 ２０１５ 年以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多

次发布安全提示，提醒上述地区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注意胡塞武装袭击引发的安全风

险。 在应对方面，首先，中国要加强对沙特境内恐袭高发地区地形、气候和环境的研

究，可探索智库学者入驻中国驻沙使馆和当地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的“旋转门”新机

制，依托沙特智库和调研机构等联合开展研究项目，逐步建立起“政府—企业—智

库”三位一体安全评级体系，分级、分批确立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

省市和重大项目；其次，中国要加快中东小语种反恐人员、专业反恐情报搜集员、反
恐情报搜集分析员等与反恐情报体系建设配套的人才建设；再次，中国要加强对中

东地区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涉华言论的系统分析和研究，掌握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

主义的发展动向；最后，在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中沙高级别联合

委员会等框架机制下，开展中国与沙特围绕去极端化工作的经验交流。

四、 结　 语

中沙关系对中国发展同海合会国家、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具

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沙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宗教领域面临的风险，既有其历史和

制度根源，同时也是沙特近年来国内大规模改革阵痛的表现。 当前，中国正在全面

深化改革，沙特也启动了全方位改革计划，推动“一带一路”与“２０３０ 愿景”对接，不
仅惠及两国人民，也是深化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打造两国全方位立体合作新格

局的重要内容。 沙特国内各领域风险的特征表现及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在沙特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时，需要进一步重视确保中沙合作的政策延续性，平衡中国与沙

特和伊朗的关系，适应沙特国内经济转型带来阵痛，寻找更多中沙发展战略对接的

利益契合点，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中沙发展战略对接，同时防范恐怖主义和胡塞武装

越境袭击对在沙中国公民和企业造成的威胁。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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